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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堪称江西诗坛“云蒸霞蔚”的黄金时期。促成江西宋诗繁荣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但禅学的沾溉之功显然不可小视。从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趣来分析, 禅学对江西宋诗的影响大致表现

在以下三个层面:闲适淡泊的超然心态;平淡简放的艺术风格;审美意象哲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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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曾经说过:“要知诗客参江西,正似禅客参曹溪。不到南华与修水,于

何传法更传衣。”[ 1] ( 《送分宁主簿罗宏才秩满入京》 )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人们不难看出当时江西

诗坛在全国所占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这首诗也透露出江西诗派与禅宗之间存在着千丝万

缕的密切联系。事实上, 江西诗派的得名固然与其领袖人物黄庭坚的籍贯有关,但同时也与江

西是南宗禅滋长繁衍的基地, 诗派中成员大多是南宗禅的忠实信徒分不开 。南宋时期,继江西

诗派而起的是杨万里 。他不但跻身“四大中兴诗人”,而且享有“四海诚斋独霸诗”的盛誉 。尽

管杨万里完全摒弃了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旧路, 而将目光投向了活泼的现实生活,但其

“诚斋体”中同样可以找到禅宗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整个宋代江西诗坛的繁荣,都是与禅宗

的沾溉之功分不开的 。其中“诗风慕禅”,则可以视为这种沾溉之功的具体表现之一 。所谓“诗

风慕禅”, 无非是指在诗歌创作过程中, 创作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禅学化的审美意

趣。在笔者看来,这种禅学化的审美意趣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

一 、闲适淡泊的超然心态

众所周知, 以慧能为代表的南宗禅一个最基本的禅学观点便是“即心即佛” 。禅宗大师神

会在滑台论辩大会上回答什么是“僧家自然”这一问题时就认为:“僧家自然, 众生本性也 。”这

就是说,只要依本性行动,即可以成祖成佛。这是南宗禅的佛性论, 更是他们所推崇的至高无

上的人生哲学。正是依据这一禅学观点,所以百丈怀海才得出了修禅的过程为:既不求佛,也

不求理智;既不怕地狱苦难的威胁,也不必羡慕天堂乐趣的诱惑,一切都不必拘泥,这就叫解脱

无碍 。葛兆光先生在谈到南宗禅的这一特点时曾作过如下分析:“我心是佛 ———我心清净 ———

依心行动———适意自然,这种宇宙观 、时空观 、人生哲学 、生活情趣极为精致的结合, 是一个脉

络十分清晰 、顺序十分自然的发展过程,所以在慧能 、神会之后, 几乎每一个禅宗大师都要大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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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适意的生活情趣与现世自我精神解脱的人生哲学 。”[ 2]
( P106)笔者认为, 就中国古代知识分

子而言,禅宗最吸引他们的或许正是这种闲适的生活情趣和淡泊超然的人生哲学。表现在诗

歌创作当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作者在对自然物的观照中, 往往显露出一种禅意盎然的闲适心

境。在宋代江西诗人中, 开这种风气之先的是著名诗人王安石。

王安石晚居钟山,读经参禅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据说他对禅宗经典《楞严经》

特别倾心,曾撰写《楞严经》疏解,颇多心得体会。正是在这种参禅活动中,王安石 的诗歌摆脱

了早 、中期作品通常具有的那种功利和实用色彩, 转而在诗中表达出对闲适淡泊的生活情趣的

向往和追求。如:

　　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得老山间。山花落尽山长在, 山水空流山自闲。[ 1] (《游钟山四

首》之一)

山花如水净,山鸟与云闲 。我欲抛山去, 山仍劝我还。[ 1]
(《两山间》)

屋绕湾溪竹绕山,溪山却在白云间。临溪放艇倚山坐, 溪鸟山花共我闲。[ 1]
( 《定林所

居》 )

在诗人的笔下, 山 、水 、风 、云 、花 、鸟等意象, 无不渗透着禅宗闲适淡泊的人生意趣 。毫无

疑问,只有在退隐钟山 、服膺禅宗的人生哲学之后,王安石才可能用这种不经意的“平常心”去

看待自然万物;而自然万物也只有在这种充满着“平常心”的观照中, 才可能显现出那种舒卷自

如的恬淡之美。用王安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亦欲心如秋水静,应须身似岭云闲”[ 1]
(《赠僧》) 。

到了“江西诗派”诗人的手中, 闲适淡泊的心态更成了他们诗歌吟咏的重要主题 。如:

　　已透云庵向上关,熏炉茗碗且开颜。头颅无意扫残雪, 毳衲从来著坏山 。瘦节直疑青

嶂立,道心长与白鸥闲。归来天末一回首,疑在孤峰烟霭间 。[ 1] (李彭《寄希广禅师》 )

倚空栏木盾一禅关,衲子幽人得往还 。樵径盘纡秋草里,僧堂结构野云间。旧穿虎落婵

娟净,晚泊龙沙舴艋闲。如许澄江写寒鉴,明朝乘兴上西天 。[ 1] (洪朋《晚登大梵院小阁》 )

晚辞富贵功名士,竟作东西南北人。早岁衣冠如昨梦, 平生笔墨累闲身 。时情尺水翻

千丈, 世故秋毫寓一尘。自有使君天下士, 新诗挥扫唤人频 。[ 1]
(饶节《次韵赵承之殿撰二首》

之一)

本不因循老镜春,江湖归去作闲人。天于万物定贫我, 智效一官全为亲 。布袋形骸增

石畏磊,锦囊诗句愧清新。杜门绝俗无形迹,相忆犹当遗化身 。[ 1] (黄庭坚《次韵戏答彦和》 )

在上述诗篇中, 闲适淡泊的心态随处可见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宋神宗之

后,新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已演变成残酷的官场倾轧, 文网森严 、仕途险恶迫使士大夫不得不

暂时压抑自己“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 1]

(欧阳修《镇阳读书》)的政治热情, 以便全身远祸 。在

这种情况下,禅宗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和旷达清静的生活情趣自然最合他们的口味,所谓“似

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 见身外身”[ 2]
( P163) , 其实并非黄庭坚个人的自赞,而是江西派诗

人的共生相。有的江西派诗人走得比这更远,像饶节干脆在 39岁时削发出家,摇身一变, 成了

云门宗的香岩如璧禅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 接受禅宗的人生哲学是江西派诗人最合乎情

理的历史选择。既然禅宗的人生哲学已经被江西派诗人所接纳, 那么在诗歌中表现闲适淡泊

的情趣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实,除了江西派诗人之外,江西宋代其他的一些重要诗人也大多在诗作中表现出类似的

情趣。像著名的诗僧慧洪就曾经反复吟唱:“花枝重少人甘老,燕子空忙春自闲”[ 1]
(《晚步归西

崦》 ) ,“野僧自是闲, 不复知闲味”
[ 1]

(《次韵曾侯庵僧》 ) ;杨万里的《诚斋集》中,也不难找到“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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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1]
(《闲居初夏午睡起》)之类的诗句 。总之,我们认为特定的社会

历史状况加上禅悦之风的炽盛,已经铸就了宋代江西诗人内向谨慎 、淡泊闲适的人生态度和处

世哲学,表现在诗中自然不再是火热情感的宣泄, 而是一种精致的充满着禅学智慧的人生情趣

的流露。这样, 也就无形中拉近了诗人与禅宗之间的心理距离。

二 、平淡简放的艺术风格

与闲适淡泊的生活情趣相联系,受到禅风熏染的宋代江西诗人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往往

是一种平淡简放的艺术风格。葛兆光先生在谈到禅宗的人生哲学与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时,曾

精辟地分析说:“在这些禅诗中,感情总是平静恬淡的, 节奏总是闲适舒缓的,色彩总是淡淡的,

意象的选择总是大自然中最能表现清旷闲适的那一部分 。如幽谷 、荒寺 、白云 、月夜 、寒松,而

不是暴风雨 、阳光 、桃花 、骏马 。 ……他们崇尚清静的本心, 信仰这颗本心的自然流露,因此,诗

画常常挥手而出,不加雕饰,显得天真 、自然而又有些草率。”
[ 2]

( P123)我们认为葛兆光先生对禅

诗审美情趣的总体评价同样适合于宋代江西诗歌的艺术风格 。以王安石为例,他前期的诗风

直露 、雄奇 、劲峭,后期的诗风则深婉清新,自然平易。试看其《示董伯懿》一诗:

　　穿桥度堑只闲行,咏石嘲花亦漫成。嚼蜡已能忘世味, 画脂那更惜时名 。长干里北寒

山紫,白下门西野水明。此地一廛须十筑,故人他日访柴荆 。
[ 1]

在这首诗中,我们再也看不到王安石早年那种火热的政治激情, 流露出来的只有淡泊功名

和向往归隐的出世之情。这种思想情感上的变化,无疑是与他晚年热衷参禅的生活经历分不

开的 。伴随着思想情感的变化,王安石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于是出现在

诗中的自然是平易简放的艺术风格 。这种平易简放的诗风在王安石晚年所作的一些绝句中,

体现得尤为鲜明 。如: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红, 两山排闼送青来。[ 1]
(《书湖阴先

生壁》 )

野水纵横漱屋除,午窗残梦鸟相呼。春风日日吹香草, 山南山北路欲无 。[ 1]
(《慎真院》 )

这些充满自然天趣的小诗,风格平易简放, 丝毫找不到斧凿之痕。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

只有这种风格的诗歌出现,才真正确立了王安石在宋代诗坛上的重要地位。梁启超先生曾经

说过:“荆公之诗,实遵西江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 。在中国文学史中, 其绩尤伟且大,

是不可不尸祝也 。”[ 3]
(《王安石评传》)就诗风而言, 我们认为梁启超先生所说的“荆公诗”,主要是

指王安石晚年创作的那些风格平易简放的绝句小诗。这种推论绝非臆测 。早在宋代, 江西诗

派的领袖人物黄庭坚就说过:“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 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

颊间 。”
[ 4]

( P234)

或许正是由于受到过王安石的影响,所以黄庭坚的诗歌创作也走过了一条与王安石极为

相似的道路 。黄庭坚早年的诗歌风貌以新奇拗峭为主,晚年的诗风则趋向平淡简放。这种平

淡简放既表现为意象的平淡而意蕴深远,又体现为语言的简易而意味无穷 。就意象而言,黄庭

坚前期的诗歌以刻意求奇 、求新为最大特点。据《王直方诗话》记载, 黄庭坚早年自认为最得意

的诗句不外乎“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 1]
( 《题落星寺》 )和“黄流不解氵宛明月,碧树为

我生凉秋”[ 1]
(《汴岸置酒赠黄十七》 )之类的“奇句” 。这类诗作的显著特征之一, 便是在意象的奇

特上下功夫。后期的诗歌则体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 。如《新喻道中别元明用觞字韵》 :

　　中年畏病不举酒,孤负东来数百觞。唤客煎茶山店远, 看人获稻午风凉 。但知家里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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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恙,不用书来细作行。一百八盘携手上,至今犹梦绕羊肠 。[ 1]

在这首诗中,黄庭坚完全是以一种充满生活情调的笔墨,抒写出了自己内心复杂的人生感

慨,并将这种复杂的人生感慨寓于平淡的意象之中 。这种诗歌创作风格的转变,无疑是诗人晚

年“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艺术见解的一种具体实践 。黄庭坚在《梦中和觞字韵》的小序中就曾经

说过:“崇宁二年正月己丑,梦东坡先生于寒溪西山之间, 予谓寄元明觞字韵诗数篇。东坡笑

曰:̀公诗更进于曩时 。' ”[ 1]这实际上从侧面证实, 黄庭坚晚年诗歌意象由新奇转为平淡, 乃是

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 。与追求诗歌意象平淡相一致, 黄庭坚晚年诗歌的语言也一改早年的瘦

硬而变得貌似简易, 实则意味深长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跋子瞻和陶诗》 :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 东坡百世士 。出

处虽不同, 风味乃相似。
[ 1]

这首诗作于 1101年,当时黄庭坚在荆州读到了苏东坡的《和陶诗》, 不由感慨万千,于是当

即写下了这首和诗。诗中的情感极为深沉,而用语却十分平淡,甚至连“饱吃饭” 、“细和诗”之

类的口语都出现在诗作之中。这种情况与山谷早年造语新奇 、典故繁富的创作风格简直判若

两人 。类似的例子在山谷后期的诗作中可谓俯拾即是 。诸如“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

山”[ 1]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 、“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兄弟”[ 1]

(《竹枝词》 )之类的诗句,无

不具备简易平淡 、明白流畅的语言特色 。

继黄庭坚之后, 在宋代诗坛上影响最大的大概莫过于杨万里的“诚斋体” 。尽管杨万里宣

称“诚斋体”是对江西诗派的反动, 他在《荆溪集序》中曾经表白说:“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

王(安石) 、陈(师道) 、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 。 ……予口占数首, 则浏浏焉无复前

日之轧轧矣。”但杨万里摒弃的主要是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弊端,相反对于黄庭坚等人诗

作中平淡简放的风格不但未予抛弃,而是把它发展到了极端。杨万里诗歌的意象以日常生活

和山川风物为主,如“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1] ( 《小池》 )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 1]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语言则多采用自然的口语 、俗语入诗, 如“梅子留酸软齿

牙,芭蕉分绿与窗纱” (《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 、“莫言下岭便无难, 赚得行人错喜欢”
[ 1]

(《过松源

晨炊漆公店》 ) 。前者使得杨万里的诗歌富有生活情趣与美感, 后者则使他的诗歌显得轻松活

泼 、新颖风趣。

从北宋中期的王安石,一直到南宋中期杨万里的出现, 这是江西诗坛“云蒸霞蔚”的黄金时

代。在这长达 200余年的历史时期内,江西诗坛虽然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但对于诗歌风格的平

淡简放则一直是江西诗人不懈的追求。即便是在素以“资书以为诗”著称的江西诗派雄霸诗坛

时期, 这种追求也未停止过 。究其原因, 我们认为主要是禅宗影响的结果 。从理论上看, 以马

祖道一为代表的洪州禅首倡的“平常心是道”,一直是江西禅宗信奉的佛性论 。在这种佛性论

影响下, “行住坐卧, 无非是道” 、“纵横自在,无非是法”业已成为当时江西禅门士子共同遵奉的

人生信条。以黄庭坚为例,他就十分向往“无山而隐, 不褐而禅, 听松风以度曲, 按舞鹤而忘

年”[ 5]
(《赵景仁弹琴舞鹤图赞》)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充满禅意的人生态度,促

成了黄庭坚晚年诗风趋向平淡简放 。山谷贬居戎州时说:“但观子美到夔州之诗,便得句法简

易而大巧出焉, 平淡而山高水深, 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
[ 5]

( 《与

王观复书》 )这既可看作是对杜诗的评价,也可视为山谷晚年诗歌风格的“自白” 。黄庭坚如此,

杨万里也不例外 。尽管杨万里自称“平生学仙不学禅”, 但其诗论和创作同样无不深受禅学影

响。其“诚斋体”诗所强调的通俗化的特点,完全可以看作是禅宗“平常心是道”的佛性理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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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领域的集中体现 。而事实上, 杨万里所写的那些通俗诗篇中的语言,有的还直接从禅宗语

录中借用而来。比如杨万里《竹枝歌》中“须遣拖泥带水行”一句中的“拖泥带水”四字, 便是禅

宗语录中常见的话头 。承天惟简禅师就说过:“师子翻身,拖泥带水。”[ 6] ( P1009)

三 、审美意象的哲理化

倘若说唐诗的特点重在神韵,那么宋诗的特色则重在理趣。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审

美风尚在江西宋代诗歌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理学的兴起存在一定

的关联,但从本质上探根究源的话,人们还得承认禅宗的兴起才是这种审美风尚形成的内在动

因。大致从中唐时期开始,士大夫禅悦之风鼎盛和诗僧队伍崛起构成了江西这片土地上一道

靓丽的文化景观 。宋代江西诗坛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便是参禅的士大夫和习诗的僧人长期双向

交流的必然结果 。从习诗的僧人来说, 他们必然会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的引导下,逐渐养成以

形象化的手段来表达他们对禅理的感悟 。这种情况发展到禅宗演变为五宗七派之后, 无不竞

相以诗偈来说明各家禅理 。杨岐派著名禅师白云守端就在一首诗偈中写道:“为爱寻光纸上

钻,不能透处几多难 。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 7] (《林间录》卷下)诗歌完全借用形象

的语言来阐明诗人关于佛理不在佛经而在对“本心”顿悟的见解 。从习禅的诗人来说, 参禅的

经历必然使他们的诗作无形中充满一种禅意盎然的理趣。王安石晚年所作的《记梦》诗写道:

“月入千江体不分,道人非复世间人 。钟山南北安禅地,香火他日供两身。”[ 1]诗歌阐释的无非

是玄觉禅师《证道歌》中“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的禅理。上述情况足以表明,江西

宋代诗歌繁荣是与禅宗的兴起密切相关的。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发现,伴随着诗 、僧双向交流

进程的加快,禅理 、禅趣开始在诗中大量出现,并最终导致了江西宋代诗歌审美意象哲理化特

征的形成。动态地考察江西宋代诗歌审美意象哲理化特征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其间大致经

历了以下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

(一)用诗歌的形式直接阐释禅理

尽管从总体上看,宋代诗歌 、包括江西宋代诗歌在内, 审美意象哲理化的发展水平已远远

高于唐代而渐趋成熟,但就江西宋代诗人的具体情况而言, 他们诗歌的审美意象还是在不同的

人生阶段和不同的场合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以王安石 、黄庭坚 、慧洪等著名诗人为例, 他们

的诗集中就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直接用诗歌形式阐释禅理的作品。如:

　　本来无物使人疑,却为参禅买得痴。闻道无情能说法, 面墙终日妄寻思 。[ 1]
(王安石《寓

言三首》 )

骑驴觅驴但可笑,非马喻马亦成痴。一天月色为谁好, 二老风流只自知 。
[ 1]

(黄庭坚《寄

黄龙清老》 )

眼不自见宁见物,去来不见宁见今。万物只今全体露, 镜里有空无路寻 。[ 1]
(慧洪《读大

智度论》 )

上述诗作中,王安石的作品指责了面壁坐禅的修行方式而肯定了自性清净的禅法,黄庭坚

和慧洪的诗作则从不同侧面肯定了南宗禅自身即佛 、无需外求的佛性论。其中“骑驴觅驴”还

是禅宗最常用的“话头”之一。如《景德传灯录》卷 28《神会大师》 :“诵经不见有无义,真似骑驴

更觅驴。”同书卷 9《大安禅师》 :“即造百丈,礼而问曰:̀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 ?' 丈曰 :̀大似

骑牛觅牛 。' ”[ 7]此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采用诗歌的形式直接阐释禅理,它们与禅师惯用的偈颂

并无本质区别。就诗的审美特征来说,这些作品由于过多地采用了充满宗教意味的意象而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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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必要的审美观照, 因而显得理胜于辞 、诗味索然 。不过,此类作品虽然艺术价值不高,但它们

在诗歌审美意象哲理化进程中的作用却不小 。从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这种对禅偈禅理的心慕

手追,造就了诗人看待世界的哲理眼光,从而形成一种以诗明理的时代风气 。

(二)寓禅理于诗歌的审美意象之中

毫无疑问, 就一首优秀的禅诗而言,它必然是将抽象的禅理与具体的意象水乳交融地结合

在一起的成功之作。沈德潜所谓“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 8]
( P259)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

王维《终南别业》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句, 向来就被称为这类诗歌的典范之作 。陶

文鹏先生对此曾精辟地分析说:“这两句之妙,还在于深蕴禅机 、理趣。在佛家眼里, 白云的无

心无意,舒卷自如,悠悠自在,无所窒碍, 正是所谓`不住心' 、̀ 无常心' 、淡泊闲趣 、安详自足等

禅意的象征。”[ 9]
( P144)考察文学史可以发现,虽然唐诗中出现了上述类型的诗作,但远未产生

足够大的影响。只是到了宋代,特别是江西诗派的出现之后,伴随着文字禅的流行和诗人禅悦

之风的盛行,融禅理 、禅趣于诗歌的审美意象之中的做法才真正发展成为一种时代风尚。试举

数例分析如下:

　　云从钟山起,却入钟山去。借问山中人,云今在何处? 云从无心来, 还向无心去 。无

心无处觅, 莫觅无心处。[ 1] (王安石《即事三首》)

王安石晚年在参禅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只有将有限的个体自觉地融入到无限的自然当中

去,才可能使心灵得到净化,而且融入并非刻意追求,而是一种不经意的“无心”之作。不难理

解,这种“无心”的闲适实际上完全可以视为禅家适意自然 、任运随缘的人生哲学的一种诗性显

现。在这种诗性显现中, 作者所体悟到的禅理 、禅趣已与诗歌的审美意象“钟山之云”完全融为

一体,以至于使得“无心”这一禅语也完全成为诗中审美意象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不再给

人以“隔”的感觉 。

　　风生高竹凉,雨送新荷气。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一挥四百病, 智刃有余地 。病

来每厌客, 今乃思客至。[ 1] (黄庭坚《又答斌老病愈遣闷二首》)

这首诗非常生动地写出了黄庭坚病愈后的禅悟体验。黄庭坚之所以在病后能进入这种

“风生高竹凉,雨送新荷气”的清净境界,原因就在于他病中参禅时有了深刻的人生体验。这种

体验驱使黄庭坚用一种充满禅意的眼光去观照世间万物, 于是自然界中的“鱼游”和“鸟语”也

显得那么禅趣盎然。特别是诗歌尾联“病来每厌客,今乃思客至”二句,更是深蕴禅机 。按照禅

宗的观点,悟道后若能以一种“平常心”入世, 则生活中将会无时无处而不自适。这两句诗实际

上正象征悟道后的诗人由超凡脱俗转入一种任运随缘的境界 。可见在这首诗中,黄庭坚所要

表现的禅意 、禅趣同样是熔铸在诗歌的审美意象当中的 。

　　晴明风日雨干时,草满花堤水满溪。童子柳荫眠正着, 一牛吃过柳荫西 。[ 1] (杨万里《桑

茶坑道中》其七)

杨万里这首充满生活情趣的小诗, 乍一看来, 似乎与禅理 、禅趣无关,实则不然。正像王琦

珍先生在《中国禅诗鉴赏辞典》中所分析的那样:“在禅门中, `牧牛' 原指养心。”[ 1] ( P848)《五灯

会元》卷 3《南泉普愿禅师》载:“王老师自小养一头水牯牛, 拟向溪东牧, 不免食他国王水草;拟

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国王水草。不如随分纳些些,总不见得。”[ 1]
( P137)杨万里这首小诗, 显然

是从上述禅典中受到过启发, 只不过将禅意盎然的人生体验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充满生活情趣

的审美意象当中,显得了无痕迹而已。

从以上数例诗作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将禅理融入诗歌的审美意象当中,到宋代确实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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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时代风尚 。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宋诗审美意象的哲理化进程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从某种角度说, 此类诗作的蔚为大观完全可以视为以表现宗教教义为主旨的偈颂诗与表现审

美情趣为旨归的禅意诗的正式分野 。由此再向前迈进一步,那种超越宗教意味而带有更普遍

人生体验的哲理诗也就呱呱坠地了 。

(三)人生哲理与诗歌审美意象浑然一体

相对于芸芸众生在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中所体悟到的人生哲理来说, 带有浓郁宗教色彩

的禅理毕竟显得过于单一而且缺乏生气和活力。江西宋代诗歌审美意象的哲理化作为一种主

要立足于世俗生活的文学现象,它必然要从较为狭窄的表现禅理 、禅趣走向表现人生哲理这个

更广阔的空间。事实上, 江西宋代诗歌中那些在文学史上久盛不衰 、生命力极强的作品, 往往

正是那种人生哲理与诗歌审美意象浑然一体的诗篇。试看几首这方面的名篇佳作: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 。
[ 1]

(王安石《登

飞来峰》 )

人事好乖当语离, 龙眼貌出断肠诗 。渭城柳色关何事 ? 自是离人作诗悲 。
[ 1]

(黄庭坚

《题阳关图》之二)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乱山圈子里, 一山放出一山拦 。
[ 1]

(杨万里《过

松源晨炊漆公店》 )

王安石在千寻高塔上体悟到的是人生只有放眼高处,才能不为浮名所累;黄庭坚面对龙眼

居士所作《阳关图》中的渭城柳色, 所想到的是别离之情与关情之物的内在联系;杨万里身临崇

山峻岭,感受最深的则是人生道路多险阻。毫无疑问, 无论是千寻高塔 、渭城柳色,抑或崇山峻

岭,诗中出现的这些客观物象, 都绝非纯属作者偶然捕捉到的事物的表象, 也并非作者主观情

感瞬时观照外物而产生的意象,而是经过诗人长期的人生体验和理性思考后所感悟到的人生

哲理与客观物象之间的一次契合。由于这种契合带有浓郁的审美色彩,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契

合着人生哲理的物象是一种哲理化了的审美意象。宋诗的理趣, 很大程度上就存在于此类审

美意象当中。这也就是说,凡是称得上富有理趣的诗, 都必然是人生哲理与审美意象浑然一体

的佳作,或者说是人生哲理的诗性显现 。此类诗歌,虽是用诗说理,但又不乏生动感性的形象 。

人们在品读这类作品时, 不但不会感到乏味, 相反还会产生出一种如食橄榄般的无穷回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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